當李若碰上安姬
這不是可憐阿嬌的長門賦， 也不是哀怨文君的白頭吟； 這是好命的安姬為幸福的李若絮叨一些陳年舊事； 希望什麼都忘了，歌也不會唱， 玩也不會玩， 除了工作還是工作， 又沉又悶的李若看了，能記起他和安姬曾經擁有的，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希望他， 重溫舊夢， 年輕的路上， 瀟灑再走一回。 
（1） 緣起
李若是在十九歲快過完的那年暑假碰上安姬的。 他們共同參加了登山社辦的一個露營活動， 又剛好分在同一個小組。 那時，他剛唸完大二，她唸完大一。 之所以有緣碰上，安姬認為應該感謝沒有網絡，電視只有三台的那個年代，大學生還作興爬山，露營，包餃子。  李若認為沒別的，就是荷爾蒙作的祟。 可是，還是安姬的母親說得好；她說，那是前世相欠的。

安姬記得清楚，其實在露營之前， 她和李若是有一面之緣的。  那天， 她和一群山社的朋友提著籃子出外採買。 經過化學館的時侯，見到社員“小弟”正和一個同學蹲在地上清理東西。 大夥齊聲招呼“小弟！”。 其中有 人叫了一聲“李若！”，李若應聲抬頭。 一照面，安姬心裏一震； 這面孔， 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 那裡曾見過？ 

安姬能參加那次露營並不容易。 保守的父母對女孩子野外露宿很不以為然。 是領隊到家裡逰說半天才答應的。 條件是得帶弟弟一起去。 弟弟雖然還是個高中生， 但他是資深的童子軍， 可以保護姐姐。 那次參加的人很踴躍， 因為校園的一朶名花也去了， 為了一親芳澤， 躍躍欲試者眾。 據李若後來給安姬的說法， 非社員的他會去參加， 就是為挺兄弟， 為朋友壯膽去的。

小組裡的十個人， 一起造飯洗鍋， 一起尋幽訪勝， 很快就混熟了。 李若先和弟弟交了朋友。 因為都是小平頭， 弟弟以為又來了個高中生。 安姬也覺得李若很紳士， 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 打著電筒捉青蛙的時候，都可發現他在一旁扶著接著。 休息的時候， 安姬更驚喜地發現李若還是個打撲克的高手。 安姬和死黨阿英早就想學橋牌了， 李若說：「這， 妳們可找對人了！」。 哇！那有人說話這麼不謙虛的， 新鮮！ 李若回到家裡， 對母親及姊妹們宣佈：「認識了一個女孩， 白衣黑裙，如鶴立雞群。」 她們調侃他：「弄錯了吧！ 是雞立鶴群吧！」。  從此，在李若家，「雞」，成了安姬的代號。

露營後沒多久， 李若和安姬又在校園裏「邂逅」了。  因為轉系，安姬得在暑假補修學分，李若反正天天泡在橋社 ， 所以他們就很巧地又在文學院到圖書館的路上碰到了。 後來，那時住在李若家的阿平偷偷告訴安姬， 其實一點都不巧， 他們早就打探好安姬出沒的時間路線， 還研究過如何「自然地」碰到。  於是當下舊事重提， 安姬和阿英隨李若到活動中心打橋牌， 說好了輸的人請吃牛肉麵。 說實話，這牌，安姬從頭到尾就沒學會； 她記不住那五十二張牌， 那叫牌制也太複雜了。 可不知怎地她和阿英就老是贏。 因為有吃不完的牛肉麵，「牛肉麵」，成了李若的代號。

（二）君子好逑

打牌是四個人的遊戲， 安姬心裡還是坦然的。 但等到阿英接受大山的召喚， 大小姐安姬無法跟去，就落單了。 落了單的安姬很不安， 因為李若他不打牌了， 他邀安姬到中山堂聽鋼琴演奏會。 那時安姬週末還到老師家學琴， 李若很狡猾， 知道安姬很難拒絕這種有品味的邀請。 安姬去了。 在那不到兩小時的演奏會裡，不知是否椅子太不舒服了， 李若輾轉反覆地更換坐姿，分秒都似是煎熬。  那是李若這輩子請安姬聽的，惟一的一次音樂會。 後來，李若佔了便宜還賣乖，他笑安姬說：「那有人第一次請妳就說『好』的！」。  是！ 安姬是錯了！ 那時校園女生流行的是「一年驕，二年傲，三年拉警報， 四年沒人要。」， 安姬沒有適時驕傲一下， 太虧了。  不過安姬也問過李若：「如果當時拒絕了， 你還會再來找我嗎？」， 他說：「可能不會！」。 那是實 話 ；  認識安姬之前， 李若曾邀過一個女孩，被拒絕了。 半 年之後才有勇氣再邀一次， 又被拒絕了。 從此不做此想。 然後，安姬就出現了。 所以安姬犯的，算是「我達達 的馬蹄」， 一 個美麗的錯誤。

再來，李若邀安姬到碧潭划船。 安姬是蹺了鋼琴課去的。 再後來因為請假太多， 不好意思，鋼琴只好不彈了。 那次不幸租到一艘漏水的船， 又在水上碰到熟人， 本來就很不安的安姬更加心慌， 急忙上岸回家。 安姬說不出 為何如此心虛。 跟李若出遊很好玩， 但總覺得像在做一件壞事， 也覺得對不起阿英。 因為內心有焦慮有掙扎， 有好一陣子，安姬刻意與李若保持距離； 她不要李若跟前跟後，不要李若陪她等車， 上圖書館也只能各自前往， 不可出雙入對， 她怕被人家說三道四。

李若好脾氣，有耐心， 他一切都依安姬。 為了與安姬有共同語言， 他還嘗試在圖書館借了一本希臘羅馬神話來讀。 他只是不懂， 那些神的名字， 怎麼比他的化學方程式還難記。 安姬辦社刊， 排版、校稿常搞得很晚， 他就在一旁靜靜地等。 他陪安姬逛書展，看安姬手上已經抱了一堆， 還對一套芭蕾舞集戀戀不捨， 出了門之後他又折了回去， 再出來時，手上拎著那套舞集。 這下兩人連坐車的錢都沒了， 只能走路回家。 雖然得走一個多鐘頭， 但李若很高興， 因為安姬讓他送到離家三個路口。

其實李若平時不走路也不坐公車的， 他騎摩托上學。  這也是他讓安姬不安的另一個原因。 在安姬古板的腦子裡， 騎機車的人，不是太保就是流氓， 不可靠的。 幾個月來， 李若費盡唇舌想讓安姬坐他的車都沒能成。 這一天， 他破釜沉舟， 當安姬走出校園側門時， 等在那兒的， 除了李若， 還有他的小本田。 他不要送安姬到公車站， 他堅持載她回家。 安姬又驚又怕， 出校門的人越來越多了，  僵在那兒只會引來更多的注意， 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坐上後座。 啟動前， 李若不經意地掏出一顆糖給安姬。 安姬不疑有他，剝開便吃， 很好吃的一顆糖。 到了中山北路口， 安姬就堅持下車了， 剩下的路， 她要自己走回去。 李若對她說：「妳完了， 妳吃了我的糖， 妳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那一天， 二月十四號， 安姬第一次聽說有「情人節」這回事。
李若的背寬闊而溫暖，長髮任風揚起的滋味又何其瀟灑， 坐上車的安姬再也不願下來了。  她讓李若載著大街小巷亂竄； 側坐著， 也沒有頭盔， 還一逕的希望他快一點。 游走在大貨車和大卡車之間的時候， 就悄悄閉上眼睛。 因為年輕， 所以不知什麼叫做「害怕」。  有時， 李若出奇不意的就停了車，回頭問安姬：「告訴我， 家在哪裡？」 安姬是從來就分不出東南西北的。  李若嘆了口氣說：「被我載去賣了也不知！」

（3） 致命的浪漫

唸理工的李若， 把一生有限的浪漫因子， 在初識安姬的六個月裡就揮霍殆盡了， 沒給往後的漫漫餘生，留下一點一滴。  他帶安姬到遠東戲院看「虎豹小霸王」， 買票的人大排長龍。 他給安姬買一小包牛肉乾解悶， 自己一口都不吃。 剛好碰到安姬的朋友螃蟹和女友也來看電影， 一包牛肉乾很快就分光了。  他又去買了一包， 還是一口都不吃。  安姬是在婚後，母親寄來偽裝的牛肉乾一把被李若搶去時才知道， 其實他愛吃得很。

院子裡， 李若父親手植的玫瑰花開了。  大清早， 李若摘下猶帶露珠的玫瑰， 讓阿平捧著坐在後座， 小心翼翼地開到安姬家， 還事先打電話叫安姬的妹妹等在門口。 安姬是夜貓子， 李若不想吵醒她， 只想給她一個驚喜。

然後， 李若做了此生最浪漫的一件事。  他背著吉他， 帶安姬上了陽明山。  一處僻靜的花樹下， 他讓安姬坐在舖好手帕的石頭上， 替他捧著一本小歌本。 李若抱起吉他， 對著歌本， 開始自彈自唱每一首歌。 這歌啊， 沒有一首是安姬認得的， 因為都是英文歌。 安姬唸洋文， 但安姬不唱洋歌。  安姬讀紅樓夢， 背長恨歌， 聽貝多芬， 熱愛柴可夫司基， 還能唱全本梁山伯與祝英台； 可安姬還真是不識披頭四、 派特生五重唱和貓王。  安姬辜負了李若的 一番苦心， 她讓李若對牛彈琴了半天， 但她的心， 溶掉了。

那是安姬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李若彈吉他 。 因為安姬的不識貨， 李若的吉他， 從此束之高閣。李若努力做其他的嘗試：  他帶安姬打保齡， 安姬一襲迷你蕾絲洋裝出現， 腰都不敢彎一彎； 他帶安姬到冰宮溜冰， 辛苦幫她繫好整條鞋帶， 安姬卻一步也不敢跨出去； 他要帶安姬打獵， 安姬說不 行； 他要教安姬游泳， 更不行。  那麼什麼行呢？  跳舞吧！  安姬小時學過幾年芭蕾， 韻律感還是行的。 所以李若就邀安姬參加聖誕派對去了， 還是僑生阿平辛苦幫他弄到的票。 可惜跳舞恰恰就是李若的罩門。 一支支舞曲奏過了， 李若還是搞不清三步還是四步， 一直不敢請安姬下場， 只好打道回府了。 安姬的第一個舞會， 只維持了不到一個鐘頭。 上帝給了李若兩條長腿， 可惜是兩條左腿， 太遺憾了！

（4） 異「性」， 相吸也相斥

因為邀安姬參加舞會， 李若第一次盛裝出現在安姬家的客廳， 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關注， 當然不只因為李若的高大英俊， 還因為李若的單獨出現， 更因為李若一口的標準國語。 安姬的母親能聽不能講國語， 父親講得也很吃力， 他們的對話很有限。 母親以一貫的細膩款待李若； 她給李若剝橘子， 不但一瓣一瓣剝好， 還把上面的纖維也剝得乾乾淨淨。 李若好窩心， 他後來逢人便說， 看到那樣的母親， 那個女兒他娶定了。 可憐的李若！ 他只道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他不知道， 更多時候可能是「顏色類相似， 手爪不相如」哩！  父親讓安姬帶李若到圓環夜市吃宵夜，走過每一家鄰居的店門口， 安姬都可聽到一片衝出來看他們的木屐、拖鞋聲。 安姬故作鎮定，安慰自己：不要怕，李若很耐看的。 安姬給李若大力推薦她喜歡的肉羹、肉員、蚵仔煎、蚵仔麵線。 李若看了一圈他從來沒吃過的東西後， 很小心的說：「我來一碗蚵仔麵線， 不要蚵仔。」

過年的時候， 安姬也隨李若到他家吃飯、拜年。 佣人回家了， 還是李若的母親親自下的廚。 安姬和李若在一起的時候， 聊得最多的就是彼此的母親， 頗有那麼一點比拼的味道。 所以李若有一個能幹出色， 入得廚房，出得廳堂的母親， 安姬早就耳熟能詳。 如今一見， 果然名不虛傳。 那個美貌如花， 交遊廣闊，可以競選國際小姐的姐姐也見到了， 也不是吹牛的。 倒是教李若邀安姬聽音樂會的那個妹妹，高中生，也有一個小男朋友隨侍在側，安姬始料未及。 平時大多待在軍中的父親也回來了， 李若好高興， 一跳就跳到父親背上。 李若比父親還高半個頭哩！ 安姬都看呆了。 安姬只想趕緊給他找一雙拖鞋換上。  吃過飯， 李若快手快腳地清了桌子， 到廚房洗碗去了。  安姬又開了一次眼界。 早就聽人說「外省男人疼老婆」，「外省男人會做家事」， 原來是真的。 後來安姬跟婆婆告狀， 說李若結了婚就不洗碗了。 婆婆笑說他哪裡會？ 過年清桌子洗碗是急著打牌賺壓歲錢， 嫌女士們的動作太慢了。 他洗過的碗呀！ 她們都是要再洗一遍的。 原來，「眼見」未必是「實」， 安姬上當了。

李若的家很洋， 西洋； 安姬的家也洋， 東洋。 李若和安姬來自很不同的世界， 是西洋文化撞上了東洋文化。

因為很不同， 所以才互相吸引吧！ 李若的父親曾在美國受訓， 母親的上司 是洋人， 姊姊工作的也是洋機關； 安姬的父母唸書唸的是「高女」，「帝大」， 父親有一壁的日文書， 母親講電話的樣子，讓人想起月曆上那個明星司葉子。 李若家外出，吃的是山西餐廳的刀削麵， 一鴨三吃， 「都一處」的餡餅； 安姬家吃的是沙西米，壽喜燒， 青葉的地瓜稀飯， 番薯葉。 安姬的母親在街上看到女兒和李若手牽手， 只會遠遠尾隨著欣賞； 李若的父親聽說兒子和女友在榮星花園散步， 假裝在園裏不期而遇，然後舉起相機，啪啪啪，十連拍。 李若的家，男人是弱勢團體； 李若的機車得為姊姊妹妹們買零食， 父親的汽車得帶太太小姐們洗頭。 安姬的家， 無論多脕， 一定等到父親上桌才開飯， 安姬和妹妹們從小就不和弟弟搶雞腿吃， 吃魚的時候， 母親給全家大小挑魚刺。 所以，李若喜歡待在安姬家， 他樂不思蜀， 他喜歡當「寶」的 感覺，常等到安姬在桌底下踢他才肯告辭。 他給安姬的妹妹補習化學， 使她的化學從期中考的不及格變成期末考的最高分之後， 他更成了「英雄」。 

 李若和他的姊妹們，每年生日的時候都切蛋糕吹蠟燭； 安姬到 了二十歲才第一次慶生， 那也是為慶祝她意外得了三千塊獎學金。 安姬請了高中， 大學 以及社團的同學， 沒請李若。 因為和李若的關係還暧暧昧昧的， 無法歸類。 但李若還是送了安姬一個生日禮物， 一條亮閃閃的水晶項鍊， 墜子的一面還是個錶面， 一定是姐姐給的。 第二天，安姬就堅持把項鍊還給李若， 因為「媽媽說， 這個禮太貴重了！」。 李若很沒面子很生氣， 沒辦法， 他改送安姬半年的「時代週刊」。 這次是母親給他出的主意， 還是母親比較高明， 只是他們都高估了安姬的英文水平。

安姬是父母的第一個女兒， 他們對於女兒的交友，沒有經驗， 也是有點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天， 安姬聽到父親跟母親抱怨：「我以為女婿應該由我來找， 怎麼她自己就交起朋友了！」， 這句話不想讓安姬聽到，是用日文說的。 很不幸， 安姬不但聽到了， 也聽懂了。 李若每邀安姬一 次， 母親就給安姬做一件新衣， 不是公主線條有許多蝴蝶結的洋裝， 就是規規矩矩的淑女套裝。 父親則是在出門時塞給安姬額外的零用錢， 並交代她：「他請你一次， 你也請他一次， 我們不要欠人家。」 安姬很聽話的， 真的就跟李若搶著付賬。 李若很受傷， 李若氣死了； 這天底下哪有讓女人付帳的道理？ 但安姬也很堅持， 為什麼就不可以？  幾張鈔票， 可以從店裡爭執到大街上， 還在推來推去。  至此，李若和安姬短暫的蜜月期告終了， 繼之而來的是無休無止的爭吵。 其實，李若的大男人， 和安姬的外柔內剛， 早早就表露無遺了。 只是，荷爾蒙分泌到最高點的時候， 兩人的眼睛，都是瞎的。
李若和安姬，個性不同， 興趣不同， 思想不同， 口味更不同， 可以爭吵的事，多了！ 爭吵的結果不外兩種； 一種是當街一拍兩散， 一個向左轉， 一個向右轉； 另一種就是妥協， 接受兩人都不愛的第三種選擇。 也就是說，當安姬氣呼呼的一個人從街上回到家時， 李若道歉的電話已等在那裡了。 李若再一次好話說盡， 安姬再一次心軟忘記，然後兩人出去吃一餐兩人都不愛吃的飯， 看一場兩人都不愛看的電影， 結束又一場沒有贏家， 沒有煙硝的，男人與女人的戰爭。 吵架， 使安姬練就一顆百轉心思，磨出一副凌牙利齒，得意得想寫一本「吵架的藝術」。 吵架，也使得她身心俱疲， 無心唸書， 功課一路下滑。 李若雖然只有招架之功， 無還擊之力， 卻也屢敗屢戰，越戰越勇，可以來一篇「論道歉的一百種方法」。 他說跟安姬吵架後唸書的效果特別好， 考試前只要故意氣一氣安姬，就能考高分。 李若本來橋牌打多了，成績不怎麼樣，  到了大四下那最後一學期， 居然全班第一， 自己都不敢相信。 那可都是安姬的功勞。

李若最讓安姬受不了的是他干涉安姬交朋友。 安姬喜歡朋友； 男的， 女的都喜歡。 李若不相信男女之間可以有友情存在。 他總是說：「 我是男人， 我比妳更清楚。」 安姬剛好相反；她認為男女之間， 如果沒有私心， 無關擁有， 只有彼此欣賞， 那是比愛情更高更美的境界。 可惜世上想法如李若者眾， 如安姬者少之又少， 安姬跟李若有理也說不清。 李若白天盯著安姬唸書吃飯， 回到家後他給安姬打電話， 一個鐘頭一次。 電話太多了，父親只好給安姬在四樓裝分機， 免得她上下奔波。 其實哪有那麼多話好說，大多時都是「此時無聲勝有聲」， 只不過是李若不掛電話， 安姬也不敢掛了。 有一次安姬和朋友講電話講得樂過了頭，忘了時間。 李若一次又一次地打不通， 騎上車就往安姬的家飛去， 也顧不得在二樓客廳等， 自己就要上樓了。 安姬聽到母親在樓下喊「來了！」，嚇得丟了話筒衝將下來。 連平時不管事的父親也注意到了， 他問安姬為什麼要這麼怕李若？ 是啊！ 為什麼？ 真沒道理。  安姬很痛恨李若的「小人之心」， 他的「小雞肚腸」， 但又很清楚李若沒有惡意， 李若只是吃醋， 只是太在乎了， 又怎能怪他呢？

有 一天， 又一次吃了一頓好難吃的晚飯， 看了一場幾乎看不下去的晚場電影， 兩人一路無言的回到了安姬的家。 安姬發現家裏燈火通明， 一屋子的客人， 轉身就叫李若回家。 安姬沒有猜錯， 是老家一個遠親為在美國當醫生的兒子相親來了， 已經等了安姬一脕上。 安姬出門送客時， 似乎看到李若並沒有回家，就在街角一根柱子後面瞧著。 過沒多久， 曾教過安姬日文的一個補習班的老師，也來為安姬說媒了， 這次是一個大戶人家日本留學回來的公子。 父親和母親在家嘀咕了好幾天， 終於決定登門謝絕。 母親還是比較了解安姬的。 她知道讀了太多書， 滿腦子新思想的安姬進了那種家門， 三天就會被掃地出門。 安姬又逃過了一劫。 但安姬越想越害怕， 這種事以後只會越來越多， 她和李若能有未來嗎？ 安姬知道父親對女兒的未來是有設想的。 最理想的就是像母親一樣， 找一個大上七八歲的， 醫生， 還是同鄉。 李若太年輕， 李若不學醫， 李若一句台灣話也不會說， 完全不符合這個理想。 安姬學文的， 她讀過太多沒有結果的愛情故事， 她不想當悲劇的主角， 也不覺得有勇氣為李若鬧革命。 為了對李若公平， 為了李若好， 安姬決定快刀斬亂麻， 放了李若。 她跟他說：「我們到此為止吧！ 再下去，只有痛苦。」

誰知道，痛苦的只是安姬。「長痛不如短痛」， 誰說的？ 說得輕巧！ 怎麼安姬就覺得那個痛，無邊無底！ 兩個禮拜後， 安姬就動搖了。 安姬找朋友療傷， 想證明自己的明智之舉。 未曾開言， 淚如雨下， 泣不成聲， 什麼都不用說了。 隨緣吧！ 安姬想通了； 天下本無事， 庸人自擾之， 為了尙未發生的事煩惱， 未免太傻了！  就這樣， 安姬回頭了。 說分手的是安姬， 再回頭的也是安姬， 安姬跟李若開了天大一個玩笑， 幸好李若他不懂得唱，「再回頭我也不要你」！

可是， 天道好還，李若的報復很快就到了。 即將畢業的李若忽然變成大熱門； 那個曾經拒絕李若兩次的女孩， 她如今願意了。 李若什麼都跟安姬說。 安姬暗自嘆息，唉！ 這是天意。  安姬不認得那個女孩， 但李若能看上的， 一定不差。 他們背景相似， 所學相近， 她比安姬更適合李若。 安姬勸李若再試一次。「妳瘋了！」李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若不再試一次， 怎知真的死心了？ 我可不要你跟我在一起時，心存遺憾！」。  學理的李若是永遠說不過學文的安姬的。 安姬想要李若做的事， 總有辦法叫他做去。 李若真的去找人家了；  吃了飯， 看了電影， 當晚就來向安姬報告：「真的，真的，沒感覺了！」。  後來， 李若在指導小姨子交友時， 就曾告訴她：「妳一定要好好向妳姐姐學學， 她那招『以退為進』，太利害了！」。  

（5）  距離， 不是問題

李若畢業了， 開始了兩年的兵役。 運氣不好， 抽籤一抽抽到外島的澎湖馬公。 可是，他和安姬，因為距離遠了， 無法吵架， 感情反而好了。 李若給安姬寫信， 一輩子的信都在當兵的時候寫完了。 李若平時就沒什麼好話， 筆下也沒什麼文采， 就是每天的流水帳。 比如「今天帶著伙夫光顧了白菜西施和豆腐西施的攤子」， 或「今天開軍中脕會， 來了好多小姐， 原來就是白天的白菜西施和豆腐西施。」等等。 八行的信紙， 常常一半就寫完了， 他就在剩下的空白處畫些小貓小狗。 最勤快的時候， 安姬可以在早上接到一封， 黃昏時又接到一封。 安姬唸給母親聽， 母親取笑說， 這不是情書， 這是便條。 但安姬可以在那些小貓小狗之中， 讀到李若的思念。 安姬給李若回信， 告訴他，「兩情若是長久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 請他放心。

一年之後， 安姬也畢業了，李若還在軍中。  李若的如意算盤是讓安姬申請到馬公教書， 安姬提也不敢提。 安姬和很多同學一樣，在貿易行找到一個英文秘書的工作， 父親卻不贊成。 那就考研究所吧！ 什麼都不做的話，可能會被嫁掉。 考試時，李若也請假回來陪安姬一起考。 當安姬考完的時候， 李若其實還有一科待考， 他不想讓安姬等，就放棄了。 零分就零分吧！ 他不在乎。 沒想到放榜時， 安姬沒考上， 李若倒上榜了， 真是豈有此理！ 這下安姬只剩下出國一途了，因為留學考倒是考上了。 學理的李若是一定要出國的， 安姬本來是想等李若退役了再一起出去， 如今只好笨鳥先飛。 這段感情， 就讓時間、空間來考驗吧！

畢業後兩個月， 安姬就飛到了美國正中央的堪薩斯州。 像一隻突然放飛的籠中鳥， 遨翔在中西部的大草原上， 安姬身─心─悸─動， 只因為見到了天─高─地─闊。 李若沒有到機場送行。 最後一次見面時， 李若給了安姬一只黃寶石戒指， 叫安姬上了飛機以後再戴上。 「那兒來的？ 又拿你姐的東西了？」安姬質問。 「沒有， 沒有， 中華商場買的。」李若心虛的說。 「騙人！ 多少錢？」， 「二十塊！」。 這是典型的李若安姬式對話， 李若不懂甜言蜜語， 他的海誓山盟， 也只能這樣了。 這只戒指， 古樸古樸的， 不亮麗， 不顯眼， 安姬喜歡， 她收下了。

安姬耐心的在堪州等李若的消息。 李若申請到的第一份獎學金是耶魯給的， 九仟塊一年。 安姬攤開美國大地圖，尋思著，偌大地方， 這耶魯大學， 它在那兒啊？ 到了第十份獎學金， 李若才等到了柏克萊的加州大學， 四仟五一年。 但那是他要去的地方， 王教授在那兒等他。 李若大三那年修了回台客座講學的王教授的生物化學課，那時兩人就講好了。 到了暑假， 所有的留學生都打工去了。 安姬留在學校暑修，週末則到郊外的工廠當女工， 嚐嚐自食其力的滋味。 安姬沒有車， 也不會開車， 只能請朋友接送。 安姬很多餘的告訴李若：「 這個人你可放心， 他結婚了， 也很想念太太。」李若得了消息， 快馬加鞭， 到了美國的第二天就直飛堪薩斯。 安姬的第一個打工生涯， 只維持了一個月。
雖然兩人都到了美國， 但還是隔了半個新大陸。 李若不寫信了， 他和安姬約好每週五打電話。 晚上九點，李若先打給安姬， 讓電話响兩下就掛掉， 表示他在家了。 然後由安姬撥他的號， 安姬這邊已經十一點了，打起來比他便宜。 「大衛和詹姆士這兩個壞蛋又到迷爾斯跳舞去了， 就我一人在家。」這一天，李若又在電話裏賣乖。 迷爾斯是加大附近的一個女校， 常常開舞會引誘柏克萊的這些孤家寡人。 大衛和詹姆士則是李若一屋同住的老同學。 如果他們知道李若邀寵之餘還黑了他們一記， 一定饒不了他。 安姬想起自己剛剛還和一群人打乒乓打得好樂， 罪惡感頓起， 趕忙對他說：「你也去， 你也去， 我從來沒說你不可以去。」。

到了寒假， 安姬飛到加州探李若， 在他的住處對面租了一間房； 一邊寫論文， 一邊在輪到李若煮飯時去替他代勞。

大衛見了安姬就告狀， 說李若從來不記得倒垃圾， 他們準備將垃圾都倒他床上。 詹姆士看到安姬翹著蘭花指切肉， 眼淚差點掉下來， 啊！ 久違了，肉絲！ 另一個室友克里門也抱怨李若冷水煮麵， 詹姆士白烤羊排， 实在難以下嚥。  這些少爺們， 乏人照料，面黃肌瘦，可憐哪！

（6） 結婚   

安姬一拿到學位，李若就求婚了。 不是向安姬， 而是向安姬的父親。 他寫了一封誠懇的信回台， 請求父親讓他牽安姬的手 。 父親很快就回信答應了。 到了這個地步， 父母親早也心裏有數了。 他們把安姬遠遠送走， 也沒能使她改變心意。 而安姬不在的那一年， 李若放了假照樣上門。 他找安姬的弟妹們玩， 還帶去父親最愛的澎湖小卷。 母親在信上告訴安姬， 小卷烤起來好香， 只是不知吃了會有什麼後果。 什麼後果？ 當然是把女兒賣了！

  一九七四年夏， 李若二十五歲生日那天， 李若和安姬在柏克來結為連理，一個典型的， 自助的， 簡單而溫馨的留學生婚禮，在安姬的牧師房東的教堂舉行。 王教授亦師亦父， 他牽安姬進禮堂， 賀客都是同學， 幫忙全靠朋友。 證婚的是房東， 彈琴的是房東的管家， 教安姬化妝的是房客華裔女孩珍妮佛， 幫安姬安排節目的是西班牙女孩泰瑞莎，而墨西哥女孩羅莎則用一袋麵粉、兩包糖加三打雞蛋為安姬打造了一個華麗的三層大蛋糕。 花車是借來的， 喜幛是承傳的， 扮娘是自家姐妹， 伴郎李若視如兄弟。 只有安姬一身美麗的婚紗， 是心疼不已的母親， 從遙遠的台灣，飄洋過海，為她寄來的。 而不信教的安姬之所以選擇在教堂結婚， 就是為了能讓母親看到，安姬披上婚紗的那一刻。 那一刻， 距李若來美，還不滿一年。 李若的父親偷偷寫信問兒子， 如此匆忙， 難道發生了什麼意外？ 這句話，李若沒敢讓安姬知道， 怕安姬知道了跳腳。 其實那有那麼複雜， 不就是想省一份房租嘛！ 後來，安姬讓公公盼了五年， 才盼來第一個孫女。

婚禮當晚， 牧師就打電話來了。 他要李若和安姬第二天把結婚證書帶去給他簽字。 感情他白天折騰了半天， 居然忘了簽名。 沒有他的背書， 這婚姻還作不得數。 可是，這婚書好像很久不見蹤影了呵！ 李若和安姬相對愕然， 面對一室凌亂， 好一陣找。 原來， 這證書，早進了垃圾筒了！

第三天， 新嫁娘安姬燒好一鍋肉、幾樣羹湯， 和李若開車去接一眾姊妹來分享。 回到家， 未進門， 只見縷縷黑煙不斷從門縫冒出。 李若大叫， 安姬！ 走時關火了沒？  關了！ 關了！ 絕對關了！ 安姬斬釘截鐵地答。 再想一下，糟了， 好像關錯邊了！

如是，李若和安姬的婚姻，展開了序幕。

（7） 婚後

結了婚的李若， 激情不再， 荷爾蒙迅速退盡。 就像登山者不戀棧已攻克的山頭， 只會對下一個三角點全速推進一樣， 李若在實驗室的瓶瓶罐罐裏找到新的最愛。 他跟了名師， 果然成了高徒。 一方天地裏， 他衣帶漸寬終不悔， 他白了少年頭。 少年李若， 本來醉心物理化學， 認為物理才是最完美的科學。 就因為安姬說她一定得嫁醫生， 李若改了志向， 改攻生物化學。 李若終究沒有變成醫生， 但他一生沒有離開過醫學院， 他成了老丈人的驕傲。

結了婚的安姬， 身價一路下滑， 一路跌停板， 怎一個「慘」字了得！ 她先是被同事譏為「學術寡婦」， 後又被鄰居笑問：「妳的孩子知道他們有爹嗎？」。 掉了價的安姬吵過、鬧過、離家出走過。 無奈何， 只好快速長大成熟， 把自己鍛鍊成一個豁達的女人。 安姬遵守聰明女人的名訓： 這個老公， 出門就當丟了； 回來， 就當又撿到了。 安姬 本來膽小又依賴， 但是李若老是大西洋、太平洋的飛， 新大陸、舊大陸的跑， 安姬只能配合著學會自立自強， 自力自救， 而後更自娛自樂。

孩子們大了， 開始會問安姬， 您怎就看上咱爹呢？ 「因為他帥呀！ 妳們不覺得嗎？」安姬如此回答。  她們不敢相信， 不能茍同， 只能安慰：「對您來說， 他算是吧！」。 輪到她們交朋友時， 安姬勸她們找個像爹這樣的就可以了。 「才不！」兩人一致否決：「這天底下最不酷的書呆， 就數咱爹啦！」。 唉！「酷」有何用？ 她們哪懂，不酷的書呆，才安全！

三十年光陰倏忽飛過， 坐五望六的李若忽然良心發現， 決定週末在家陪老婆了。 安姬受寵若驚之餘， 還真有點不習慣。 他陪安姬看連續劇， 連中文的也得幫他翻譯， 一集沒完就睡著了。 他陪安姬逛大賣場， 就在停車場乾等不進店， 進了店， 他連呼吸都不會了。 他載安姬到紐約看古董秀， 不進店也不停車，就在街上一圈一圈的繞， 每三十分鐘打一次安姬的手機 問：「妳好了沒？ 妳好了沒？」， 煩不煩哪！ 

安姬嫌他囉唆， 常躲在最小的一間廁所看書，不吱聲， 讓他一間一間的找：「妳在那兒？ 妳在那兒？」。 現在住的，是安姬的第三棟「小」屋。 剛結婚時， 李若問安姬對未來有什麼要求？ 安姬知他做研究的， 發財無望， 不想為難他， 就說：「但有小屋一幢， 小車一輛， 足矣！」。 這個要求太謙卑了， 李若給安姬加碼， 他讓安姬適時調整「小」的定義。 明年就屆花甲之年的李若開始問安姬， 退休之後想到那兒去？  安姬不敢想像李若每天在身旁嘮叨的日子， 告訴他：「人家諸葛亮，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多偉大啊！ 汝豈可輕易言退？」  李若聽了， 一陣哀嚎！

（8） 生日快樂

李若老爺，那話，是安姬故意說來氣你的，誰叫你老是忘了，生日，同時也是結婚週年紀念日呢！ 其實是，早八百年前， 當安姬抱怨，不肯隨你又一 次搬家時， 父親就已叮囑過，要安姬務必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 母親也說過， 你是前世欠了我的。  所以李若，你就慢慢還吧！ 安姬這輩子，賴定你了！ 你到那兒， 安姬就跟到那兒啦！ 其 實是， 安姬想對你說， 安姬這一生，能「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很幸福， 很滿足了！ 明年是你的花甲大壽， 安姬 謹尊母親「男人做九不做十」的遺訓，在今年以此文為你慶生。 如果你有耐心看到這裏， 就請聽我道一聲「生日快樂」吧！ 安姬真的已此生無憾， 無復多求， 只剩下一個小小的心願； 想再聽你彈一次吉他， 再坐一次你騎的機車。 不過，李若老爺， 小本田可不行， 會坐垮的。 來個重型一點的， 行不行啊？！！
